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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教育與女性角色多元化
文／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今天臺灣的街頭巷尾到處可以看到女

學生，從小學、中學、大學到研究所都有

她們的身影，這種景況被人們認為理所當

然、不足為奇。但令人好奇的是，臺灣女

人在什麼時候開始念書？她們讀些什麼？

傳教士引進新式女子教育
我們把歷史鏡頭退回到荷蘭人殖民臺

灣的1600年代，當時隨荷蘭軍隊來臺的基

督教傳教士不但設置教堂，為了傳播教義，

另外設置了學校，教導當地人識字、讀聖

經。因為教育的對象不只是男人，還包括女

人，因此，中南部的一些部落女性也學會讀

書寫字，她們是臺灣最早受教育的女性。

明鄭與清領時期，有女孩在書房接受

教育，讀的是《女論語》、《女孝經》，

學的是如何相夫教子，但限於少數上層社

會家庭的漢族女性。1884年和1887年基督

教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先後在淡水和臺南

設置淡水女學堂和新樓女學校，他們設立

學校的目的在培養女傳教士，所以受教的

女性主要是漢族與原住民教徒；雖然這時

期女校的課程不像現在的女子教育多元、

複雜，但在傳授聖經教義之外，傳教士也

把新式女子教育帶進臺灣。

女子教育納入學制系統
臺灣新式女子教育在日本殖民時期正

式開花結果，除了女子教育納入學制系統

外，1897年4月，臺灣總督府在士林的國語

學校第一附屬學校設置了女子分教場。次

年，女子分教場改制為國語學校第三附屬

學校，臺灣有了第一所公立女學校；原本

這所學校是小學與中學的合體，有6年制本

科與3年制手藝科，當專門給臺灣學童就讀

的公學校普及後，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

成為完全中學，而這所學校也是大家耳熟

能詳的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與中山女高的

前身。

為了同化臺灣人，臺灣總督府非常

重視教育，採用的卻是差別待遇與隔離政

策的教育，受這項政策影響，再加上兩性

不平等觀念的存在，女子敎育成爲殖民敎

育體制中最弱的一環。臺灣女學生的教育

年限不但比不上臺籍男學生，也落後日籍

女學生。除了一般中小學之外，還有職業

學校，但多為家政學校；至於女老師、護

士、助產士等專門人才，不是仰賴女子中

學、便是醫院養成，這固然滿足部分女學

生的求知欲望，卻缺乏長程培育計畫。換

句話說，日本殖民政府提供給臺灣女學生

的，只是初、中等教育以及短期專業人才

培訓教育。

女子中等學校就學狀況
在這樣的就學環境下，有多少臺灣

女性接受教育？從女子初等敎育的就學狀

況來看，雖然女子初等學校普及全臺，但

數據顯示，與臺籍男學生或日籍女學生比

較，臺籍女童受教育的人數比不上他們。

1937年以前，將近百分之八十的臺籍學齡

女童沒有就學；即使就學而能完成學業的

也不多，許多女學生中途退學或輟學，因

此，這期間能接受完整敎育的女童只占全

部學齡兒童的十分之—，直到1943年實施

六年制義務初等教育，女童的就學率才大

幅成長，但已接近殖民統治的尾聲。

關於女子中等學校的就學狀況，因

為女校設置有限，在僧多粥少下，入學考

試出現激烈競爭的現象，有的地方甚至還

發動女校設置請願運動。因此，當時女學

生能進入中學讀書，是相當了不起的事，

她們的畢業率自然甚高，大約在百分之

七十五以上。

其實，無論殖民政府或臺灣的知識分

子都不斷鼓吹女孩讀書，學校老師也經常

進行家庭訪問，但初等學校女童的就學率

為何如此低落，一方面是女子教育制度的

不完備，例如師資不足、敎育經費短絀、

敎育機關有限、學費昂貴，都造成家長不

願意讓女孩上學；另一方面是受「重男輕

女」和「男女七歲不同席」等傳統觀念影

響，不少家長不願意送女童上學。而即使

上了學，有的女童也會因天雨、節慶假

日、交通不便、流行疫病、成績不佳或男

童戲弄等因素而輟學，還有女童則因為必

須協助家務或參與勞動生產，經常缺課。

強調涵養婦德的教育方針
隨著社會風氣開放，臺灣人對女子

敎育的態度逐漸轉爲積極與主動，初等學

校就學率也逐漸升高。然而能接受完整敎

育的女童仍然有限，多半是居住城市或出

身中上階層社會家庭，才會去讀書。同樣

的，有能力到中學讀書的女性也不多，主

要來自中上家庭。

由於日本殖民教育注重同化教育，無

論男女教育都以精通日語和養成日本國民

性格為方針，臺灣的女子教育也強調「涵

養婦德」，也就是經由女子教育培養賢妻

良母和忠貞不二的日本女國民。至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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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牛津學堂和女學堂的學生。

▲日本時代高等女學校、中學校一覽表。（蔡偉娟繪製）

▲ 1921 年臺北第三高女上裁縫課情景。（圖片提供／游鑑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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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教育的課程內容是什麼？1922年以前，

女子教育採循序漸進的敎學方式，有語文

科、社會科、理數科、藝能科，其中日語

課程占全部課程的二分之一，其次是家政

課程，很明顯的是為了培養具有日本女性

婦德的賢妻良母。等到女子受敎育的風氣

漸開，敎學活動漸趨正常，課程標準也逐

漸和日籍女校取得一致，只不過，日籍女

學生享有多元化的智識敎育，臺籍女生則

偏重同化敎育。

臺灣出現女學生新群體
除了接受多元課程之外，女學生必須

遵守嚴格的訓導規定，以中學女生為例，

為灌輸日本國民精神，學生到學校的第一

件事，是向天皇或皇后像致禮，並得參加

各種與日本風俗有關的儀式活動，其中遙

拜日本宮城、參拜神社、朗讀天皇詩歌，

更是重要活動。而學生在校內或校外的行

為，也受到嚴密監督，例如，採學生自治

與教官指導的雙管齊下方式，讓學生自重

自愛；在住宿管理上，特別要求統整性，

且訂有作息程序。同時，配合德、智、

體、群、美五育實施校內、外活動，包括

音樂會、舞蹈會、學藝會、吟詩會、遠

足、登山、修學旅行、運動會等。其中，

臺北第三高女的強行遠足、攀登玉山，雖

然讓女學生吃足苦頭，卻顯示臺灣女性不

再是弱不禁風，也激起彰化女中、臺南二

高女積極響應。

無可否認的，日本殖民時期的女子

教育充滿差別待遇，也沒有為臺灣女性提

供高等教育；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在殖民

體制的運作下，臺灣出現了「女學生」這

個新群體。儘管為培養忠良女國民應有的

知識和品德，敎學與訓育活動過於規律化

和一致性；但整個課程設計大多符合現代

化敎育模式，再加上部分活動結合社會教

育，使得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新知、

擴大生活領域。女學生不但跨過了傳統藩

籬，從家庭走入學校、社會，畢業後甚至

負笈留學，或是投入各行各業，參與社會

運動，成為時代的新女性。

女性就業比率逐漸成長
從女學生出國留學來說，由於日本殖

民政府未能提供進一層的敎育機會，凡是

有志成為醫師、藥劑師、音樂家或其他專

才的臺籍女學生，唯有出國留學。透過留

日女學生的歷史記憶，發現臺灣的女子教

育雖然比不上日本，還是讓這群臺灣最早

的女留學生挑戰國外的教育環境。當女留

學生學成歸國後，大多表現卓越、造福鄉

里，特別是學醫的女留學生，有不少人成

為地方的名醫。但嚴格來說，這只是極少

數家境富裕的女性才有機會圓夢。

而沒有繼續深造的畢業女學生是回

歸家庭，還是踏入職場發揮所學？撇開從

事勞動工作的女性不論，在職業講習所的

設置、興論的鼓吹、殖民政府的號召以及

部分職業規定須具備學歷等環境影響下，

臺灣女性就業比率在1922年之後，逐漸成

長；1937年之後，因為殖民政府倡導全國

總動員以及男性出征、職業空間的擴大，

女子就業率顯著上升，有更多受過教育的

女性投入就業市場。其中以畢業於實業

補習學校的女學生就業率最高，公學校居

中，高等女學校最少，因為高等女學校的

學生多出身中上家庭，而畢業時又已屆結

婚年齡，她們多半不就業。

自組婦女團體參與社會活動
除了就業之外，另有部分受教育的居

家婦女或在職婦女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她

們或參加社會組織，或自組婦女團體，或

街頭演講，不一而足。

這些活動包括由總督府支持而成立

的非自發性團體，前者和同化政策緊密結

合，具有嚴密的組接和充裕的經費，成爲

人數衆多的圑體，包括處女會、女子靑年

圑和同窗會。至於自組的婦女團體，她們

不僅期望改善自身的地位和現狀，也關懐

當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這些圑體中較著

名的有「彰化婦女共勵會」、「諸羅婦女

協進會」等，另有附屬於「臺灣文化協

會」、「臺灣農民組合」中的婦女部，這

些組織可稱為是臺灣婦女運動的先導，但

由於她們不容於殖民社會，參與的人數有

限；1930年代之後，臺灣總督府強化皇民

化政策，這些團體遭到取締，從此以後，

臺灣婦女自組的社會活動都在臺灣總督府

的控制之下。然而，這群參與社會活動的

受教婦女，她們由改善家庭、教化社會乃

至啓發民智，確實對社會產生深淺不一的

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且不論臺灣女子教

育的差別待遇，日本殖民政府把女子敎育

列入教育體制，確實對部分臺灣女性帶來

衝擊，讓臺灣婦女的角色多元化，有的

婦女甚至成為社會精英。從《臺灣人士

鑑》、《臺灣紳士名鑑》及《臺灣日日新

報》，可以看到精英女性被列入報導，

且與當代傑出男性相互輝映。根據當時的

社會標準，傑出女性多服務醫藥界、教育

界和藝術界，且以女留學生居多。臺灣戰

後初期，不斷有日治時期的女性出任民意

代表、社會服務工作或機關首長，其中有

日治時期的精英女性，也有社會運動家，

她們的角色地位不再侷限於專業或藝術領

域，與殖民時代形成强烈對比。

▲ 1934 年代臺北州女子青年團登大屯山。▲專賣局臺北工場女工正在製作捲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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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學生首開臺灣女姓攀登玉

山的創舉。（圖片提供／游鑑明）


